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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湖县城驱车，沿着新修的水
泥路，十几分钟便到了晋熙镇的程家
岭，巧遇下派该村的扶贫工作队队长
何建华，他派村主任范柏松给我当起
了向导。

程家岭是一个地域面积约16平
方公里的山村，平均海拨 600 米以
上，长年云雾缭绕，自然景观十分
秀美，此外，这里还有多处人文景
观，其历史传说和印迹也相当迷人。

蒸饼山下野菜饼蒸饼山下野菜饼

蒸饼山形如印章，“盖”于程家
岭北边。山上奇石众多，似天上飞
禽、陆地走兽、水中鱼虾。站立山
顶远眺，山下河流似长龙卧伏，远
处房舍相连，鸡鸣狗叫声随风飘
来，一派祥和景象。

相传，元朝末年农历三月份，
明太祖朱元璋与元兵交战，大队人
马行至皖西南，在蒸饼山休整备
战。因考虑士兵将连续作战，吃饭
时会耽误战机，朱元璋便与军师刘
伯温商量。刘伯温笑着出了个主
意：“主公，您看时下这漫山遍野都
是能充饥的野菜，可令士兵采摘野
菜与麦粉相拌，放入盐巴做成菜饼
蒸熟，随身携带充饥，这样就无需
休整用餐，不会耽误战机。”朱元璋
闻言顿喜，命令伙房照刘伯温所说
的执行。

一日夜里，朱元璋传令清晨发
兵攻战宿松县城，伙房便忙碌起
来。朱元璋与众将正在军帐中商
议 军 情 ， 一 股 饭 菜 香 味 飘 了 过
来。朱元璋与众将被香味吸引，
向伙房走去。朱元璋掀开锅盖，
拿起一块菜饼咬了一口，一股香
味溢满齿间，他大为高兴，随口吟
了一首诗：“圆 （暗示元朝气数将
尽） 饼下蒸笼，火神助龙神。日月
（日月相并暗示明朝当立） 皆全熟，
吞噬满乾坤。”

此后，这首“蒸饼歌”在当地
流传开来，蒸饼山也因此而得名。
至今，野菜饼在皖西南一带仍是口
口相传的名小吃。

天头山下遭遇战天头山下遭遇战

天头山主峰海拔近千米站在群
峰簇拥的主峰顶，向远张望，潜山
县城、怀宁县城及万里长江尽收眼
底。这座山曾留下了当年红军、八
路军、解放军的战斗遗迹。

据村主任范柏松及当地居民介
绍：1948 年 1 月上旬，刘邓大军三
纵九旅转战到太湖县，与国民党整
编二十五师一〇八旅相遇，发生激
战。担负战略进攻任务的三纵 （陈
锡联部） 九旅由太湖弥陀东进，准
备攻打太湖县城，并伺机向东发
展。6日凌晨，在太湖县李杜店街口
突遇国民党整编二十五师一〇八旅
及国民党太湖县自卫大队，九旅前
卫二十五团当即与敌交火，由于地
形不熟，敌人兵力较强、火力太
猛，直到拂晓，多次抢占骆驼山和
笔架尖制高点都没成功。九旅在长
河边被敌军炮火封锁，无法渡河，
欲退不能。敌军炮火、兵力、地形
均占绝对优势，成连成排向九旅阵
地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在这危
急关头，九旅战士以大无畏的气
概，击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攻
击，但始终未能摆脱敌军的围剿，
直至黄昏时分，九旅才突出重围，
撤出阵地，转移至太湖西北山区薛
义河、陶家河、天头山一带休整。
此次战斗，九旅伤亡官兵 506 人，
失踪73人，敌伤亡1000余人。

此后，刘邓大军在天头山休整
的部队利用地形优势挖战壕，搭建
竹木棚屋，在训练和医疗伤员的同
时，分田地打土豪，帮助当地民众
耕种田地。国民党驻军曾多次攻打
天头山，都被利用地形优势的刘邓
大军部队歼灭。2 月份，中央军委
发出作战部署，刘邓大军主力撤出
大别山转战它处，天头山休整部队
随之离去。

古民居里鱼水情古民居里鱼水情

若不是一条新修的水泥路通往
大山深处，谁也不会想到四周山峰

环抱的山洼里竟隐藏着一栋有着80
多间房子的明清建筑。这就是七里
岗古民居。房舍坐北朝南，青砖小
瓦石头墙，大门前是一口水塘。沿
着石阶进入古宅大门，是上、中、
下三重祖堂，祖堂内有两口天井，
东西各有过道水沟，过道两边是厢
房，整栋房舍有木板阁楼，阁楼设
有向外探视的小窗口，屋檐顶柱饰
以花鸟鱼兽木雕，门窗雕花刻凤。

在与几位年老村民交流中得悉，
明未清初，为避战乱，范姓祖辈从江
西鄱阳县瓦屑坝搬迁至太湖，经过选
址，落户七里岗，挖士烧制砖瓦，伐木
盖房，开垦山田，至今已传后裔近百
人。今古民居的村民纷纷搬入闹市，
只留下一些老人守着旧宅，不舍离去。

七里岗因隐藏深山，旧时交通
不便，躲过了战火的侵扰。抗日战
争及解放战争中，这里成了共产党
游击队的秘密根据地。许多从战场
上运下来的伤病员都被送到这里治
疗，一些重要会议也在这里召开。

村民老范回忆说，抗日战争
时，其父外出挖草药，曾在20里外
的烂柴沟战场将一名受伤的八路军
战士背回家里养伤。日伪汉奸将他
的父亲抓去县城拷打、审问，他父亲
装聋买哑才躲过一劫。那位八路军战
士养好后伤后，含泪向其父亲说，只
要他不死，一定会回来探望父老乡
亲。数十年来，老范的父亲常站在
屋后山头望着远方，念叨着这位八
路军同志。前些年突然有一天，一
位白发老人领着 6 个男女来到七里
岗寻访他父亲。当得知他父亲已经
去世，老人硬要老范领着去了坟
地。这位老人在坟地猛地跪下，抱
着墓碑痛哭：“救命恩人哪，我来晚
了。”这位老人就是他父亲救下的八
路军战士，当年归队后随军去了边
疆，因工作及身体原因，一直抽不
开身来探访老范的父亲。据随行人
员介绍，老人是离休的部级干部，
此行没与地方打招呼，而是悄悄地
来的，临走时他要重谢老范，被朴
实的老范坚决谢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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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虽然生活在农村，但却
是个“非典型”农民。上个世纪
六七十年代，他几乎没在集体生
产中做过什么活，家中只有母亲
挣 点 工 分 。 他 热 衷 于 “ 投 机 倒
把”，贩过香烟，贩过牛，倒卖过
花生米，在自留地里种西瓜，就
这样养活了五个儿子和我们的奶
奶，也算是奇迹。

说实话，我小时候感觉父亲并
不待见我。因为我从小就不喜欢干
农活，喜欢读书。弟兄五个，其他
四个几乎都是小学毕业就在生产队

里干活了，而我一直读到大学，在
家只能算是个吃闲饭的，挣不了钱
还花钱，偶尔干点活，还是帮倒
忙。有一次要给西瓜地灌水，父亲
让我和他抬一个水泵去地里，扁担
上肩后，他在后面蹲着还没起身，
我在前面就站起来了，水泵一下子
滑到父亲脚下，差点砸了他的脚。
父亲骂我：“你肩不能挑，手不能
提，长大后屎都没得吃！”我心里
想，长大了吃饭，干嘛要吃屎？

父亲平时不多话，我的记忆中，
没有他说话的样子，也没见过他开过
笑脸。我们小孩子和他说话，他几乎
不搭腔。我平时要钱都是找母亲的，
有一次母亲不在家，我找他要二角钱
买作业本，可他理也不理我，继续做
他的事，我怀疑他没听见，就又说了
一声，他还是不理睬。后来我要上学
走了，他从口袋里掏出钱给了我，仍
然一句话也没说。

我们家的自留地就在屋后不
远，中间隔条小河，父亲在西瓜
地里打理，我们站在屋后的门口
就能看得到。每到吃中午饭时，
母亲就会站在屋后面喊一下父亲
回 家 吃 饭 。 母 亲 知 道 父 亲 的 习
性 ， 喊 过 后 就 回 屋 里 自 己 干 活
了。我们孩子就站在边上看着父

亲的动静，因为他不回家来，我
们是不能动筷子的。可左看，他
也不动；右看，他还不动。他戴
着草帽，佝偻着腰，蹲在西瓜藤
蔓间，头也不抬一下。我们就这
么眼巴巴地看着他，直到他站起
身来，拍拍身上的土，我们才如
释重负，跑到厨房去盛饭端菜。

父亲其实是个很聪明的人，头
脑很活络。我们家曾买过一台草绳
机，用脚踩机器下面的踏板传动，
用手向一个喇叭口里喂干稻草，然
后粗粗的草绳就织出来了。这样的
草绳主要卖给火车站货运打包用，
这样，用来烧火的稻草就变成钱
了。村里一般人家在自留地里都种
些小麦、油菜和自己吃的茄子、辣
椒什么的，父亲却是种西瓜，卖完
西瓜后，就种大包菜。我们家离长
江不远，还有通江河流，每年冬天
都要到江堤和内河上挑圩埂。这种
大包菜到冬天就卖到兴修水利的工
地上，价钱要比平时在集市高得
多。天还没亮父亲就带着我，拉着
一板车大包菜往二十多公里外的工
地上赶，到那一般快十点了，正是
工地做饭的时候，一车菜几个工地
下来就卖完了，中午还能在工地的
食堂吃一顿包菜烧肉。然后我们就

往回走，这时父亲拉着板车，我可
以在车里睡觉了。

父亲还有个技能——捕鱼，用
一种专制的渔具捕鳜鱼。这种渔具
我们称之为“鳜鱼篮子”，用两个篾
编的半桶型合在一起，两头有漏斗
状“倒刺”，倒刺上缠着柳树根须，
篮子里就放些白灿灿的碎碗片子，
用一根竹杆系着鳜鱼篮子插到河
里。每天早上，我早早地就要跟着
父亲去起这鱼篮子。他让我跟着有
两点原因：他虽然能划船，但是个
旱鸭子，如果不慎掉河里，我可以
去捞他；另外，捕到了鳜鱼，我可
以上学带到集市上去卖。

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父
亲曾在村里第一个到芜湖去卖五香
花生米，有时会被戴红袖章的人没
收。他还从巢湖贩香烟走村串户去
卖，一包“胜利”牌香烟，买进是二角
八分，卖出是三角。他还曾偷偷摸摸
地做过“牙行”，到武汉、皖南、肥东等
去贩牛回来卖。市场放开后，父亲利
用他这一技之长，专门做起了贩牛生
意，赚了一些钱，把原来的草屋拆了，
盖了小楼。

父亲就那样辛苦了一生，现在
我们的日子渐渐好起来了，他却老
了，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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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岗古民居一角


